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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有緣無份啊！不懼內的父親

說了一句：「雲姨，一個成事不足，敗事
有餘的人，要氣的話，已經是氣死三回
了！」

菲妮心裡明白，雲姨在這當中扮演著
極其不光彩的角色，她對多凱及其父母說
的一番話猶如一顆重磅炸彈把這樁美好姻
緣炸得灰飛煙滅；也知道，清姨寄給蓮子
無數封的催婚信，有一半是她的餿主意，
她巴不得菲妮在菲律賓找個有錢人嫁了，
好讓其成了真正的女主人，讓中煃別在掛
心自己的親生女兒，為了達到目的，別人
做不到的她能輕而易舉地做到一一就是斬
斷菲妮同國內人的美好姻緣，為此，從她
的口裡是吐不出什麼象牙來的。

菲妮在無限的傷感中晤到：她的操作
媲美於517槍響那一刻的恐怖和卑鄙，只不
過她用的是無聲手槍，把一樁能同頻共振
的好姻緣，活活地扼殺於搖籃之中，父親
對她的放縱，無形中助長了她的邪惡，讓
她有恃無恐為所欲為，雖然父親疼愛她，
但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蓮子常說，最毒
婦人心！套在雲姨身上也恰當！

中煃知道女兒的痛苦，寬慰她說：
「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你們的計劃
和目標我會關注的，並會全力以赴去完
成。」在彼此沉默良久之後菲妮才告辭，
並約好明日來參加就職典禮。

無巧不成書。菲妮從「世紀酒店」
回家後，便收到了久未聯絡的心怡賀卡。
在賀詞下麵寥寥數語地寫道：她將於元旦
之日，同男友殷浩結秦晉之好。真是太不
可思議的巧合了，是否她倆事先有了約定
同時走入婚姻的殿堂，才會有如此相同的
選擇。蓮子聽後，覺得沒什麼可奇怪的，
選元旦，就是不約而同地追求著圓滿的結
局。

昔日，兩個朝夕相處聚會談心的好友
都將成了他人婦了，不久之後也將成了他
人母；而自己呢，則成了佳希口中的老姑
娘。

一想到這，菲妮的後脊背便一陣發
涼。不知不覺地為她和多凱那份逝去的好
姻緣而憂傷滿懷。蓮子說：「雖然多凱未
說出我愛你三個字！但三樣東西，已是明
白無誤地表達了他的心思，那是經過苦思
冥想而為之的；而能讓他感到無望和放
棄，並與追求他的人結為連理，唯有雲姨
能做到這一點；泉州有她在抽刀斬情絲，
而菲律賓有海莉姨的傭人，收了你若干封
書信卻私藏也不無關係。這一樁眼看就佳

偶天成的美好姻緣，就這麼葬送在兩個心

懷叵測的女人手裡，而最有殺傷力的非雲

姨莫屬。」菲妮眼裡噙滿的淚花對蓮子說

道：「在泉州，當著我的面她都說了些順

心順耳的話來奉承人，可背地裡卻捅了致

命的一刀。真是個人面獸心，赤口毒蛇之

人……」

「誠毅中學」菲律賓校友會，和別

的校友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其會員主要來自

於石獅、晉江等十里八鄉的華僑子弟。這

些被父母和家族寄予厚望的學子，在本鄉

小學畢業之後，才到泉州城裡上初中和高

中，然後下南洋承繼父業或白手起家，這

些遊子大都成了不負眾望的殷實儒商，並

且，幾乎所有成功者都有著一顆熾熱的中

國心，都在反哺家鄉和母校，為祖國和家

鄉的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他們應有的貢

獻。位於鯉城區中山公園前的「菲中體育

館」的建立，便是他們愛國情懷的一種見

證。

12月20日，「世紀大酒店」的宴會

廳裡熱鬧非凡。菲妮和蓮子也受邀前來參

加，和同是校友家屬的佳希圍坐在一桌暢

談，聽一些人談旅遊歐美的見聞趣事，看

他們拍的風光照片；也聽佳希悄聲說著新

理事長鄧子長，家住青山區，並和菲律賓

前總統是鄰居；他的生意做得很紅火，擁

有的物業算都算不過來。讓人感到這真的

是一個愛拼才會贏的社會啊。

(一六六)

中國的垃圾，真不夠燒了？ 
「中國的垃圾不夠燒了」，在近期成

為熱議話題。話題背後有幾組新現象引發關

註：住房城鄉建設部、生態環境部的數據顯

示，2005年，全國的垃圾焚燒廠僅67座，而

到2024年10月，數量為1010家；國內的垃圾

焚燒廠開啟了「花式搶垃圾」，甚至把存量

垃圾填埋場再開挖利用。

真相究竟如何？生活垃圾總量真的不夠

嗎？2020年1月，生態環境部上線生活垃圾焚

燒發電廠自動監測數據公開平台（下稱「數

據公開平台」），每座垃圾焚燒廠在地圖上

以一個圓點代表。從這張地圖不難看出，國

內垃圾焚燒廠的分佈基本以胡煥庸線為界，

胡煥庸線東南區域圓點密佈。其中多數垃圾

焚燒廠在過去十餘年間建設、投產，這些垃

圾焚燒廠被認為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垃圾圍城

的問題，但是如今卻帶來新的苦惱。

隨著一些地區開挖垃圾填埋場，再將垃

圾送往焚燒廠焚燒的新聞曝出，垃圾焚燒廠

「吃不飽」的現象進入公眾視野，其正導致

一些垃圾焚燒廠頻繁出現「計劃內停運」，

成為困擾行業的問題。

「吃不飽」背後的產能不均
垃圾焚燒廠「吃不飽」並非新現象。

2021年7月，中央第五生態環境保護督察

組便向河南反饋：部分新建垃圾焚燒發電廠

「吃不飽」，其中河南省鶴壁市生活垃圾焚

燒發電項目實際運行負荷僅50％。

此後，鶴壁市採取的措施包括把治下

鄉鎮、縣區的生活垃圾全部轉運過來集中焚

燒，從隔壁安陽市協調了9萬噸生活垃圾，以

及開挖存量垃圾，把9.1萬噸陳腐垃圾挖出來

彌補缺口。

垃圾焚燒廠「吃不飽」最直觀的體現

便是垃圾焚燒爐停運。對數據公開平台之上

2138座垃圾焚燒爐2024年運轉情況的統計顯

示，有107座焚燒爐停運時間超過50％，也就

是一年有至少一半時間閒置，占比5％。

「粗略估算，當前垃圾焚燒廠整體負荷

率約為60％。」E20研究院固廢產業研究中心

負責人、首席行業分析師潘功告訴，負荷率

並不高的原因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燒廠投產，

導致單廠垃圾處理量下降。

與其說垃圾不夠燒，不如說是垃圾焚燒

廠建多了。潘功表示，2018年左右，國內垃

圾焚燒廠迎來建設高峰期，從建設到投產之

間有時間差，2022年左右，垃圾焚燒廠「吃

不飽」的問題逐漸顯現。

垃圾焚燒廠數量增長究竟有多快？

數據公開平台公佈的數據顯示，從在

運營垃圾焚燒廠垃圾焚燒爐設計處理能力來

看，單日處理能力從2016年的23.8萬噸增長至

2024年的116.6萬噸。這也使得2020年焚燒反

超衛生填埋，成為國內城鎮生活垃圾的第一

大處理方式，而到2023年，

城鎮生活垃圾中有78.3％經

由焚燒處理，衛生填埋量占

比降至13.2％。

住 房 城 鄉 建 設 部 在

《「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

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

中提出，到2025年底，全國

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

達到80萬噸/日左右，城市

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比

65％左右。這一目標顯然已

經超額完成。

不過，在當前垃圾焚燒

廠整體負荷率並不高的情況

下，並非所有垃圾焚燒廠都

「吃不飽」。

蕪湖市生態環境保護志

願者協會焚燒項目負責人張

靜寧告訴：「從整體數據來

看，國內垃圾焚燒產能整體

過剩，但是區域之間的差異

較大，一些大城市垃圾焚燒

廠的負荷比較飽和，而一些

小城市存在『開一個爐子停

一個爐子』的情況。」

張靜寧以陝西渭南為例

介紹，這座城市共有6座垃圾焚燒廠，已經導

致互相之間「搶」垃圾，加之垃圾收運體系

不完善，垃圾從中轉站運送至焚燒廠沒有問

題，但是缺少將垃圾從村運送至中轉站的能

力，村中垃圾依然採用填埋方式，「一個村

一個坑」，垃圾焚燒廠「吃不飽」的問題比

較嚴重。

但是對於一些縣域而言，垃圾焚燒產能

甚至還可能不足。張靜寧介紹，此前一些企

業在試點日處理能力300噸的小垃圾焚燒爐，

但是縣域垃圾焚燒可能存在山區面積較大，

垃圾清運困難的問題，企業參與並不積極。

對於這些地區而言，目前確實有建設小規模

垃圾焚燒爐的需求，一些地區甚至建設熱解

爐等簡易焚燒爐，遊走在環保政策邊緣。受

訪者普遍認為，垃圾焚燒產能過剩並無規律

可循，其往往取決於地方政府的決策。

供需錯配何來？
哪些因素推動國內垃圾焚燒產能短期內

激增？

E20執行合夥人、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

濤認為，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垃圾焚燒廠與特

許經營制度完美匹配，也就是政府可以通過

公開競爭的方式，選擇一家企業來投資、建

設和運營垃圾焚燒項目，並允許其在一定期

限內通過提供垃圾處理服務來獲得收益。國

內特許經營制度與垃圾焚燒廠均起步於21世

紀初期。

2008年前後，垃圾焚燒廠投建數量開始

爬坡，新建數量從每年的個位數，增長至十

幾座。「各方逐漸意識到採用特許經營模式

建設垃圾焚燒廠的優勢，一方面無須政府出

資，另一方面項目通過發電，疊加國補，能

夠保障收益。垃圾焚燒廠成為政府與企業都

樂於推動的項目。」

2006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將垃圾焚燒

發電納入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質發電之列，

規定補貼電價標準為每千瓦時0.25元，發電

項目自投產之日起15年內享受補貼電價，運

行滿15年後取消補貼電價。

在薛濤看來，特許經營制度，也是垃圾

焚燒廠過度建設的誘因。「區縣一級政府就

可以推進本級政府事權範圍內的特許經營項

目。因此，區縣一級政府擁有上馬垃圾焚燒

廠項目的權限，導致一些區縣政府盲目上馬

垃圾焚燒項目。」

特別是在2023年11月，《關於規範實施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的指導意見》，

即「PPP新規」發佈前，參與垃圾焚燒項目

的「社會資本」並非單指民營企業，眾多

地方國企也參與其中。薛濤表示：「2010年

前，地方國企很少參與垃圾焚燒廠項目，因

為『看不懂』，但是此後隨著垃圾焚燒技術

與商業模式成熟，在一些地區存在民營企業

先投建項目、地方國企再跟進的情況，如重

慶、成都、福州、南昌、南寧等城市均存在

類似現象，利用地方平台公司投建垃圾焚燒

項目，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垃圾焚燒廠產能過

剩。」

這些因素都驅使垃圾焚燒廠投資建設

數量從2018年開始激增，直到 2020年國補退

坡。2020年是轉折之年，國家出台一系列有

關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補貼政策，補貼退坡明

確。針對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採取「新人新

辦法、老人老辦法」， 自2021年1月1日起，

規劃內已核准未開工、新核准的項目不再享

受國補。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也驅使一

批項目「大干快上」，搶在國補「關門」前

上馬。

不過在潘功看來，相比於單獨看上馬項

目數量，一些垃圾焚燒項目設計產能過大，

以及分佈不合理可能是更重要的問題。「這

源於對未來人口增長，以及人均垃圾產生量

升高的樂觀估計。但是目前來看，一些城市

聚集人口的能力也在變弱。加之社會文明程

度提升，人均垃圾產生量同樣減少。另外，

項目分佈也缺乏統籌，比如一些城市在最初

設廠時沒有考慮運距問題，一座焚燒廠產能

已經足夠，為減少運輸環節成本與污染，可

能會再建一座。」

垃圾分類導致進廠垃圾減少也被認為是

垃圾焚燒廠「吃不飽」的原因之一。

以國內最早實行垃圾分類的上海為例，

2025年前5個月，上海日均分出可回收物7927

噸、有害垃圾2噸、濕垃圾8690噸，比2019

年上半年分別增加1.96倍、13.6倍、0.59倍，

其中濕垃圾分出量占乾濕垃圾總量的35％左

右，這部分濕垃圾的歸宿並非垃圾焚燒廠，

而是進入厭氧車間轉化為沼氣，再用沼氣發

電。潘功表示，儘管並非所有城市推進垃圾

分類的速度都像上海一樣，但是已經配套建

設一批處理濕垃圾的工廠。而且，並非只有

廚餘垃圾才會進廚餘廠，一些混合垃圾也進

入其中，包括園林垃圾、菜場廢棄物等，因

此必然分流一些原本進入垃圾焚燒廠的垃

圾。「不過，從全國來看，垃圾分類對於進

入垃圾焚燒廠垃圾量的影響有限。」

張靜寧認為，垃圾分類對於進廠垃圾

量的影響微乎其微。「垃圾分類主要分揀可

回收垃圾與濕垃圾，一方面，廚餘垃圾並未

被普遍分揀，當前每天廚餘垃圾處理量約為

30萬噸，對比垃圾焚燒量而言很少。另一方

面，對於可回收垃圾中可回收利用價值較高

的部分，分揀一直做得比較好，對於價值較

低部分正在進行試點，規模有限，每天僅能

分揀出幾噸。」

可見，供需錯配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垃圾

焚燒廠過度建設。

運營困境何解？
面對「吃不飽」的現狀，垃圾焚燒行業

正在採取一些自救措施，摻燒工業垃圾、開

挖存量垃圾都是常見舉措。

不過，薛濤向記者表示，填埋場中的垃

圾經過陳化，大量熱值轉化為沼氣散逸，這

部分垃圾熱值較低，意味著其發電性較差，

而且已經與土混合到一起，焚燒前還要將其

與土拆分。如果將填埋場中的陳化垃圾挖出

再去焚燒，並修復填埋場，其全生命週期的

成本是垃圾焚燒廠的三倍左右。

但必須看到，垃圾焚燒廠的經營正受到

進廠垃圾量下滑的衝擊。垃圾焚燒廠收益主

要由三部分組成，首先是地方政府支付的垃

圾處理費，地方國企的項目收費多在150元—

250元/噸區間，市場化主體的項目收費多在50

元—150元/噸區間，餘下兩部分收入分別是

售電收入和電價國補。三部分收入顯然都會

受到進廠垃圾量減少的影響。

「在三部分收益中，與電相關的後兩

部分收益占比較高，甚至與垃圾處理費一度

形成蹺蹺板的態勢，垃圾焚燒廠發電享受國

補，卻在應由地方政府支付的垃圾處理費上

展開低價競爭。2014年之後，企業開始低價

競標，每噸垃圾處理費一路走低至40元、30

元、20元。」薛濤告訴記者。

如何對沖「吃不飽」的影響，除去尋找

更多進廠焚燒的垃圾，潘功認為，隨著技術

升級、運營能力提升，垃圾焚燒廠發電收益

仍會擴大。「比如5年前，單噸垃圾焚燒發

電量約為300度，目前部分焚燒廠可以達到

五六百度，這與技術、規模，以及垃圾熱值

等方面因素都有關係。」

另外，隨著國補退坡，垃圾焚燒廠垃圾

處理費中標單價也有所增長。

2024年6月29日，江西南昌市固廢處理循環經濟產業園的生活垃圾
清潔焚燒發電廠，工作人員利用抓機搬運垃圾。

以字會友


